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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兰词中的植物意象及其情感内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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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纳兰性德在其词中营造了一系列色彩鲜明的植物意象,如落花、木叶、杨柳、蔓草、芭
蕉、梧桐和桃花等。词人通过一系列的植物意象组合,表达了其四种主要情感:悼亡之悲,感怀之

苦,离愁之思,羁旅之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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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纳兰词中运用了大量的植物意象,如落花、木
叶、杨柳、草。经统计,这四种植物意象在其词作中

出现的次数及其所占比例分别为:54次,15.47%;

26次,7.45%;21次,6.02%;14次,4.01%。因此,
经由剖析其词作中的植物意象,以全面体会词人的

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,实属必要。

  一、悼亡之悲

悼亡词是纳兰性德的典型代表作。其在词中赋

予诸多植物意象的感情最深,而其中的植物意象,则
以芭蕉、梧桐、落花和蔓草最为常见。如其《临江仙》
(点滴芭蕉心欲碎)[1](P221)即是如此。雨水滴落芭

蕉,心欲被敲碎,而每一滴都是曾经的回忆。词人想

要睡去,却还想翻看下旧时的书籍。鸳鸯小字,多么

动人的字体,却不知此时是否还能娴熟于手? 看得

久了,眼神已然困倦,视野一片模糊。此际,唯有“一
灯孤”中的“幽窗冷雨”。是否能真正遗忘这一切,自
己也未可知。雨滴芭蕉之声,最易引人回忆,而这回

忆对于纳兰来说,是美好的过往,也是令人心碎的现

实。本在妻子亡后,此生的深情已尽,心若死水,却
在这一个雨滴芭蕉的寒夜,勾起往日回忆,于是,对
亡妇的深情不能抑制,从笔端倾泻而出。又如其《虞
美人》(绿阴帘外梧桐影)[1](P204),“阴、帘、影”三者相

互映衬,相互寄托。“玉虎牵金井”,“虎”“井”前缀

“玉”“金”字,繁盛之极。“怕听啼鸟出帘迟”,“挨到

年年”,只需一“挨”字,足见眷意深切。怎料“今日两

相思”,“凄凉满地”,只见“红心草”铺就一片。红心

草,是唐人笔记中西施与夫差的典故。吴王夫差听

闻丝竹奏响问是为何事,李炎答是为西施送葬,夫差

闻后悲痛不已。李炎作挽歌:“满地红心草,三层璧

玉阶。”卢氏亡后,红心草在纳兰所居的渌水亭开遍,
让人见后满怀感伤。词人曾经毫无疑问地认为,我
与发妻会年年相依,永无别离,怎奈渌水亭的红心

草,却成了过往的相思,只有等风住了,芭蕉定了,月
儿斜了,才能谱成新词寄给卢氏。梧桐、芭蕉和红心

草,无一不催动词人的相思和悲痛。正是对于亡妇

的深情郁结于心,进而感化及物,使梧桐、红心草、芭
蕉都带上了浓浓的伤感遗恨色彩,而妻子别后的时

光似乎太过漫长,以至于使人产生幻觉,误以为其会

回来。又如其《虞美人》(春情只到梨花薄)[1](P205),
春情和梨花相互映衬,时令和意象互为一体。“片片

催零落”,足见感伤之意。“夕阳何事近黄昏”,难道

不知道人间仍有“未招魂”? “银笺”别梦,半梦半真,
“密绾同心”,相守相依,梦中人和你是否相识? 也许

只有这“画图清夜”最懂“伊人”心了。而最为悲痛

的,则是《青山湿遍》(青山湿遍):
青衫湿遍,凭伊慰我,忍便相忘。半月前头

扶病,剪刀声、犹在银釭。忆生来、小胆怯空房。
到而今、独伴梨花影,冷冥冥、尽意凄凉。愿指

魂兮识路,教寻梦也回廊。  咫尺玉沟斜路

J一般消受,蔓草斜阳。判把长眠滴醒,和清

泪、搅入椒浆。怕幽泉、还为我神伤。道书生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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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宜将息,再休耽、怨粉愁香。料得重圆秘誓,
难禁寸裂柔肠。[1](P312)

凄情与苦语出以促节短拍,哽哽咽咽恰如对面

夜话,真乃生者与亡魂相对神伤。“咫尺玉沟斜路,
蔓草斜阳”,词中的意象不仅感伤清冷,更尽显悲凉。
梨花、清泪、幽泉等自然意象,无不被词人赋予了悲

痛情思,冷冷清清而又凄凄哀哀。

  二、感怀之苦

纳兰性德写落叶,多以黄叶、秋叶、叶叶萧萧等

形式出之。其《菩萨蛮》(萧萧几叶风兼雨)[2](P56)一
词中,风雨交加中的落叶,更显颓败之苦,彰显时令

的变更。离别之人难忍漫漫长夜,离愁别绪本已尽

显,偏生又是秋日风雨交加。夕阳西下,更兼西风习

习,曾经身在福中不知福,现在只留下满腔的悔恨。
木叶意象既指秋季已至气候转凉,也指万物凋谢生

命的更替,而这一切都非人力能够变换或者挽回。
于是,在木叶意象中,一种在生命的更替面前无能为

力的凄凉感顿然而生。个体生命在广阔的大自然面

前,恰如天地一沙鸥般的渺茫与微小,木叶意象便成

为词人生命意识的写照。年少的纳兰性德身为八旗

贵胄子弟,也许曾诗酒风流,人生固足以流连自赏,
但建功立业才是青年才士所追求的愿景。于是,在
随从宣供,辗转多地远旅狩猎之中,词人只能徒存扼

腕之叹。因此,述怀之作在纳兰词中占据了不少篇

幅,如其《浣溪沙》(残雪凝辉冷画屏):“我是人间惆

怅客,知君何事泪纵横。断肠声里忆平生。”[2](P9)惟
其如此,他才能在读到朱彝尊的词后,百感交集。朱

彝尊虽已年近四十,却依然未有功名,落拓半生。这

个穷途末路潦倒一生的文人,怀着能见到知己的希

冀进京。心性敏感的纳兰性德,在阅罢朱彝尊的《江
湖载酒集》后,感慨顿生。感伤少年,就这样轻易地

将一个不知身在何处的落拓汉子引为毕生知己了。
“残雪凝辉冷画屏。落梅横笛已三更。更无人处月

胧明”,月光朦胧,残雪凝辉,凄凉之感顿生,更兼落

梅横笛,一片冷寂。“我是人间惆怅客”,短短七字,
却蕴含着无数悲凉,恍若天荒地老沧海桑田都尽数

融化在此。落梅、残雪、明月勾勒出孤零形象,词人

功名未成半生不得意的感慨,就这样款款道出。文

人们多称赞梅花品行高洁,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落

梅。在这首词中,落梅寓意着纳兰性德和朱彝尊半

生坎坷不得志之情,尽管其本性高洁,但也最终经不

住西风阵阵,终将在寒冬腊月时节徒自凋落。如此

一来,词人此生建功立业的愿景,在无情的时光流逝

中,又似乎显得如此遥远,以至于词人生发出不如及

时行乐,免得空落两鬓白发之感。如其《风流子·秋

郊即事》:
平原草枯矣,重阳后、黄叶树骚骚。记玉勒

青丝,落花时节,曾逢拾翠,忽听吹箫。今来是、
烧痕残碧尽,霜影乱红凋。秋水映空,寒烟如

织,皂雕飞处,天惨云高。  人生须行乐,君

知否? 容易两鬓萧萧。自与东君作别,刬地无

聊。算功名何许,此身博得,短衣射虎,沽酒西

郊。便向夕阳影里,倚马挥毫。[2](P17)

词前半片写景,后半片抒情,直刺灵魂深处。枯

草、黄叶、乱红和寒烟意象,描画出秋季自然万物的

状态,而人生须及时行乐之感,又颇有太白的洒脱,
但那毕竟只是害怕功名到头无成的两鬓萧萧之感。
上片重叠的多种秋日意象,只是为了衬托纳兰性德

矛盾而又怅然的精神世界。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
评价《风流子·秋郊即事》时认为,词中意境虽稍显

素朴,但依然可以从中见出纳兰词的风骨,“视短调

为有进”,“庶几沉着”[2](P19)。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

的。

  三、离愁之思

杨柳垂丝依依,离情脉脉,欲留而不能。纳兰词

中多用杨柳意象来送别友人,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

的,则 是 其 对 亡 妻 的 眷 念 之 情,如 其《河 传》(春
残)[1](P97)一词,叙微雨初春时分词人思念亡妻之情,
记得当时满院垂柳花枝,蝴蝶纷飞,复以“皆不是”一
语,将梦境打碎,退回现实,倾注了对亡妻的满怀深

情与思念。
“黯然销魂者,唯别而已矣。”自古以来,别离之

苦最难忍受。古人将其视为世间所有事物中最难割

舍者,纳兰性德也不例外。其词特别注重别愁离绪

的抒发,且作品众多,流传甚广,朗朗上口。吴兆骞

因科场案被无辜流放,因为好友顾贞观的诉请以及

内心对于正义的坚定,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,纳兰性

德始终为吴兆骞奔走诉请,终至吴兆骞得以赦免。
其重视情义,从中可见一斑。表达此类情感的词作,
在纳兰词中还有很多,试举两例:

愁绝行人天易暮,行向鹧鸪声里住。渺渺

洞庭波,木叶下,楚天何处。  折残杨柳应无

数,趁离亭笛声吹度。有几个征鸿,相伴也,送

君南去。———《菊 花 新 · 用 韵 送 张 见 阳 令 江

华》[1](P195)

片红飞减,甚东风不语,只催漂泊。石上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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脂花上露,谁与画眉商略。碧甃瓶沉,紫钱钗

掩,雀踏金铃索。韶华如梦,为寻好梦担阁。 
 又是金粉空梁,定巢燕子,一口香泥落。欲写

华笺凭寄与,多少心情难托。梅豆圆时,柳棉飘

处,失 记 当 时 约。 斜 阳 冉 冉,断 魂 分 付 残

角。———《百字令》(片红飞减)[1](P249)

第一首词以“杨柳”寄予离别之情。在词人温婉

的笔触下,“杨柳”这一典型意象,不仅流露出离愁别

绪,而且显得柔和唯美。词人思绪随柳絮纷飞,杨柳

沉,词人思绪沉,杨柳落,词人思绪落。这也正像友

人的人生遭际一样,起起伏伏,跌跌撞撞。第二首词

作于卢氏逝世之后,词人因园“废”而生发感伤。庭

院的热闹繁华仿佛还在昨日,今日却只有凄凉作伴。
红花因风落,怎知是风儿无心为之,四处飘散,鸟儿

仿佛也在为之哀鸣。园中的小井,曾是饮水的源泉,
如今却独自冷清。长满的苔藓,已经铺满庭院,早已

听不到昔日的嬉闹声。麻雀仿佛懂此中深意,独自

来凑些热闹,好不受欢迎。柳树上面滋生的柳絮在

四散纷飞,更添词人的凄凉感伤。园中鸟儿依稀归

来,人却已然阴阳相隔。“柳棉”和“片红”构成一派

春光败落的景象,所见处皆是凄迷之象。词人于结

尾处兴叹,好时光已经如梦幻般消失了。由此可见,
“杨柳”和“落花”这两意象,在纳兰性德的离别词中,
多有一语双关一词两意的用法,这也是纳兰词较之

其他词人的创新之处。

  四、羁旅之愁

衰草绵绵不尽,恰如离恨,更行更远还生。纳兰

性德经常随帝王行猎,不得归乡,满目可见便是无垠

的草地。由此,在纳兰性德看来,草便具有了浓厚的

生命意识,成为词人寄托其漂泊愁绪之物。其《踏莎

行》(倚柳题笺)[1](P238)中的“玉阶春草”,虽有冷意却

寄寓温暖,而“金殿寒鸦”则虽有暖意,却暗藏冷清。
词人苦于无人诉说,只得付诸笔端,寄希望于一轮圆

月,希望藉以驱散闲思之苦。由此,词人生发出这样

的情绪:人生本可以悠闲自在,为何又自寻烦恼,加
速老去。古人每当客居异乡,静坐独居之时,内心便

会迸发出对亲人的思念,对自我人生飘摇如寄处境

的感叹。当此之时,词人自会心有感触,于是发而为

羁旅之词。1676年,纳兰性德参加会试,中得二甲

七名,后以此领授三等职位,正式开启其仕途之路。
这一年,纳兰性德年方22岁。深得康熙皇帝信任的

纳兰性德,做了皇帝九年的贴身侍卫,多次随康熙南

巡北狩,游历四方。但是,父亲为他铺设的这一条充

满鲜花与掌声的道路,并不是他想走的。他只想当

一位潇洒的士林文人,与好友饮酒作诗。于是,纳兰

性德边塞羁旅词所要表达的,自然便是对边塞生活

的厌倦,以及思念亲朋好友的真情。在其所创作的

羁旅词中,他依旧选择了植物意象群以表达其内蕴

情感,如其《蝶恋花·出塞》:
今古河山无定据。画角声中,牧马频来去。

满目荒凉谁可语。西风吹老丹枫树。  从来

幽怨应无数。铁马金戈,青冢黄昏路。一往情

深深几许。深山夕照深秋雨。[1](P94)

词开篇即道出,时代变化以及朝代更迭绝非人

力所能左右。世事无常,历史无情,而“西风吹老丹

枫树”,则抒发了一种孤苦伶仃的寂寥之感,意象悲

壮苍凉。下片笔锋一转,词人试问昭君:“一往情深

深几许。”千秋万代以来,王昭君对故国的一往情深,
缕缕怨心,能够看得清读得懂的,亦只有纳兰性德这

样的知音之人了。于是,绝色女子和绝代才人,隔世

而为知音。在这首羁旅词中,纳兰性德以情寓景,抒
发了其日常扈从生涯中所生发出的悲凉感受,用语

凝练却情意绵长。
纳兰性德词心悲惋,因此,纳兰词中的意象,大

都带有哀怨色彩。这与其个人独特的感伤气质息息

相关。只有感情真挚,语言自然,词才能真正表达词

人特定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意识。在纳兰词中,植物

意象被赋予了浓烈的感情色彩,遂成其哀婉凄清的

独特意境;而其之所以能“立象以尽意”,大体是因为

词人皆以“情”托之之故。《四虚序》中的相关词论,
正可以拿来评价纳兰词。“偏于枯瘠,流于轻俗,而
不足采矣。”[3](P206)“不以虚为虚”,而是反用“虚”的
对立面“实”另立新意,“实”中见“虚”,“化景物为情

思”。纳兰词正如是,轻妙自然与情长兼备,将内心

情思与外在意象有机结合起来,化虚为实而又绝无

枯瘠轻俗之弊。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,深而不知

所终,而终归于柔厚。”[3](P397)唯深情寄于诸多植物

意象中,故其词既有纯柔之美,亦富有情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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